
 

赖声川《暗恋桃花源》（节选） 

第三场 

 

[灯光亮，背景中又是上海外滩夜景] 

江滨柳 （伤感地）回家真好…… 

云之凡 你怎么了，又想家了？总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东北去的！

东北又不会永远是这样子的。 

江滨柳 东北不是说想回去就可以坐火车回得去的！ 

[背景中出现巨大的影晃动]  

云之凡 总有一天你也可以回到东北过年…… 

[几位穿着现代便服的人从后台上，提着包包，手上拿着零碎

的古装道具。他们站在后方，静静地看着秋千上的演出] 

江滨柳 （蹲下拉着江的手）战争已经过去了，这年头能够保得住

性命就不容易了，有些事，不能再想了！ 

[舞台后方的人表情迷惑，边瞪着秋千上的表演，边彼此小声

交谈讨论，其中一位男士小心地走到前方，从秋千后面站在

江、云二人中间，等着插嘴的机会] 

江滨柳 有些事情，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云之凡 可是你一定要忘掉！你看我们周围的人，哪一个不是千

疮百孔？ 

[从侧舞台突然传出《暗恋》导演的吼叫声] 

《暗恋》导演 （声音）后面在干什么？ 

[舞台上其余人员不明白是谁向他们吼叫，四下张望。江和云

在干扰下继续他们的表演] 

江滨柳 有些画面，有些情景是我们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忘得掉的。 

云之凡 可是你一定要忘掉，你一定要学着去忘掉！ 

[舞台上其余人围住秋千，有人还站在他们中间，近距离、迷

惑地看着江、云的表演] 

江滨柳 （硬演下去）像这段时间，我们两人在一起，我们会忘掉

吗？ 

云之凡 哎哟！我又没有叫你忘记我们之间，我是说那些不愉快

的事…… 

（被干扰，顿）战争，逃难，死亡……你一定要忘记，才能重

新开始！ 

[从侧面再一次地传出导演的怒吼] 

《暗恋》导演 （声音）你们在干什么？搞什么东西啊！ 

[灯光大亮。《暗恋》导演走上台来。所有人都呆愣在现场] 

饰“云之凡”的演员   （情绪被打断）干什么呀！ 

《暗恋》导演 （对台上的陌生人）你们在干什么？ 

饰“袁老板”的演员 你在跟我说话吗？  

《暗恋》导演  是！ 

饰“袁老板”的演员 （反问） 我请问你们在干什么？请你们把

 

 

 

 

 

 

 

 

 

 

 

点出时代背景，预示渺

茫前景。 

 

干扰随时随意发生。 

 

所以才会暗恋 50 年。 

一个不相干的人此时就

在她身后，戏剧情节与

排练现场情节共时同

在，场面很滑稽荒谬。 

 

 

 

 

打扰者旁若无人，打扰

好似家常便饭。 

 

 

 

 

 

 

 

 

 

 

 

打扰者毫不自知。 

 

 



 

东西移开好吗？我们要排戏了！     

导演助理 老师，我已经了解到吊杆的问题…… 

《暗恋》导演 你们排什么戏？这场子是我租的！ 

饰“袁老板”的演员 你租的？不可能！我们明天晚上要公演，现

在要彩排，外面有一张海报——《桃花源》——你没有看到？  

饰“护士”的演员 哦，《桃花源》就是你们啊？ 

饰“袁老板”的演员 对喽！ 

《暗恋》导演 我不管是不是你们，这场子是我租的。 

饰“袁老板”的演员 不，不，一定是你弄错了！ 

（转身叫自己团里的人）顺子，把这个秋千搬下去！ 

[年轻人顺子上，欲将秋千搬走] 

饰“江滨柳”的演员 （阻止）我们在排戏，你搬什么东西呀？ 

饰“老陶”的演员 先生，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但是还

是请你们让开好吗？ 

《暗恋》导演 这是我租的场地！老弟，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饰“老陶”的演员 大爷，你看我们样子像是来开玩笑的吗？ 

[饰“春花”的演员冲过台前练丹田气] 

饰“春花”的演员 （吼声）呵！呵！呵！ 

饰“袁老板”、“老陶”的演员 （齐声、呼应）呵！呵！呵！ 

    [《暗恋》剧组的人看呆了] 

 

第十一场 

 

护 士 （对江）你看你，每一次听这首歌，你就这个样子！ 

老 陶 （对白袍女子）我想家！ 

[《暗》组的人在舞台左方重整就位，重接一次台词。此时两

组的人一左一右，同台演出] 

护 士 （对江）你不能老想那一件事情。 

白袍女子 （对陶）你已经来了这么久了，回去干吗？ 

护 士 （对江）你算算看，从你登报那天起，到现在都已经…… 

（掰着手指头算） 

老 陶 （对白袍女子）多久了？ 

护 士 （对江）——五天了！ 

白袍女子 （对陶）好久了！ 

[护士和白袍女子互看一眼] 

护 士 （对江）你还在等她？我看不必了！ 

老 陶 （对白袍女子）我怕她还在等我。 

白袍女子 （对陶）她不一定想来！ 

护 士 （对江）……第一天云小姐没有来，我就知道她铁定是不

会来的。 

老 陶 （对白袍女子）不！她会来！ 

[两组的人停顿，互看一眼] 

白袍女子 （继续，对陶）她可能把你给忘了！ 

护 士 （对江）……再说，云小姐还在不在这个世界都不知道，

 

 

 

 

 

 

 

 

 

 

 

 

 

 

 

 

 

 

 

 

 

 

 

 

 

 

 

 

 

 

 

 

 

 

 

 

 

 

 

 

 

 

 

 



 

你干嘛这样？ 

老 陶 （对白袍女子）你怎么可以这么讲？ 

白袍女子、护士  （巧合地同时说出）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

思！ 

[台上全愣] 

[左舞台烟雾喷出，白袍男子踱步从左上，微笑着，继续演《桃

花源》的戏] 

白袍男子 哪一个意思呀？ 

老 陶 大哥！ 

[《暗》组又泄气地四处站着] 

白袍男子 （温柔地）你们在说什么呀？ 

白袍女子 他以为他已经可以“那个”了，其实如果他真的可以

“那个”的话，才可能会那个什么嘛。 

白袍男子 （听明白了）哦——！明白了。不要回去吧！（陶不小

心走过分界线，走去又走回）过去那边干什么？（瞄着那边）

你现在过去会干扰到他们的生活！  

[老陶退回左边，护士情绪稳定下来，在右方又重新起《暗恋》

接下来的台词] 

护 士 （对江）我是说，说不定云小姐真的来的话，事情反而会

更麻烦。 

老 陶 （对白袍男子）这话怎么说？ 

护 士 （对江）因为你可能更难过！——  

老 陶 （答护士的话）不会！ 

     [白袍男子一把把老陶推过界] 

白袍男子 你接谁的词啊！ 

[饰“老陶”的演员向白袍男子表示无奈] 

白袍女子 （打白袍男子）你打他干什么？ 

老  陶 我不能受干扰！    

 ………… 

老 陶 我想回去看看，我就死心了！ 

[江如前，伸脚去勾轮椅，但轮椅这次位置更远了，他只能伸

手] 

白袍男子 不要回去了！你回去想得到什么？我想你是……（顺

着情绪一转身，见江欲勾轮椅）你是……（顺嘴说）你抓不

到！ 

[白袍男子发现自己接错台词，立即给自己一嘴巴子。这一巴

掌打醒了出神的江太太和护士。二人赶忙去扶江上轮椅] 

江太太 （对江）你要下来，你就说嘛！ 

老 陶 （接回自己的戏）我还能说什么？ 

白袍男子 （对陶）没有事，最好不要回去！ 

江滨柳 （对江太太）这儿没你的事，你回去吧！ 

江太太 我回去干什么，我留在这里陪陪你嘛。（推江往前走） 

老  陶 （没注意，又走过界了）我想回去看看我就死心了！ 

江滨柳  （词是对江太太，但面对陶）没你的事，你回去吧！ 

 

 

两戏同台共演，各说各

的，本来互不相干，却总

能奇妙互接，到这里更

是完全严丝合缝。 

 

 

 

 

 

 

 

 

剧情与现实重合。 

 

 

 

 

 

 

干脆直接进入对方剧

情。 

 

 

 

 

既是对戏剧情节也是对

现实排戏情节被无奈干

扰的抗议。 

 

 

 

出戏！ 

 

 

 

 

 

 

 

 

 

 



 

[轮椅已经停在老陶和白袍男子中间] 

白袍男子 （对陶，但边瞄着轮椅上的江滨柳）回去会惹事，不要

回去！ 

江滨柳 （对江太太，但边瞄着老陶）你回去吧！ 

[江太太、老陶互瞄]  

江太太 我…… 

老  陶 我…… 

白袍男子 （语气由柔和改为凶悍，半针对江滨柳）你不要回去！ 

江滨柳 （对白袍男子）回去吧！ 

白袍男子 回去就回不来了！ 

[白袍男子和江滨柳不管自己的戏，借用自己戏中的台词互相

对骂，其他人在旁不知如何是好] 

江滨柳 （指白袍男子）我命令你快回去吧！ 

白袍男子 （指江的鼻子）我警告你不许回去！ 

江滨柳 （从轮椅上起身）你他妈混蛋！给我赶快滚回去！ 

白袍男子 （大喊）我看他妈的谁敢动！  

[白袍男子脚跨在石头上，江滨柳一脚把石头踢开，害白袍男

子摔下] 

《暗恋》导演 （从侧台狂吼，声音）停——！！ 

 

第十二场 

 

[灯光渐亮。武陵老陶和春花的家中。摆设和第四场一样，但

是时间过了好几年，内部破了很多，并且多一张供桌，上摆供

品和老陶的牌位] 

[春花一人在台上桌旁叠一堆尿布。她脸脏脏的，表情臭臭的，

衣服也破旧了，整个人失去了第四场的光彩。她嘴里哼着第

四场的小调，眼睛看着远方，好像在回忆什么美好的时光似

的] 

春 花 （自语） 天天叠尿布……什么日子？（回头看一看屏风

后面）天天睡大觉……什么男人？一晚不回来，一天不起来，

这什么家，这根本就不是家！（激动起来）什么什么绵延不绝

的子孙？美丽的田园？……（踩）这什么东西？这根本不是

尿布！ 

（春花停顿，站在那看着地上的尿布，一口气实在咽不下去，

突然疯狂地跳上去，踩着踩着）我踩死你，踩死你！踩死你！ 

（唱）我的心里一把火…… 

[袁老板从屏风后面摇呀晃地走出来，一手拿着酒瓶，一手揉

眼捂嘴。他也和春花一样“退化”了，衣服破了，脸脏，脚步

不稳定，一直想打开手上的酒瓶，但打不开] 

袁老板 （打不开酒瓶，无意识地接唱）……我左开右开我打不

开！ 

春  花 昨晚上哪去了？ 

袁老板 （用力拔瓶盖）手气不好，不要问！ 

 

 

 

 

 

 

 

 

不断的干扰互接驱使演

员脱离剧情，形成现实

中真实的冲突，乱套了。 

 

 

这两个一直温文尔雅的

角色终于不堪其扰，爆

了粗口。 

 

 

混乱的互接互扰在静止

中达到高潮。 

 

 

 

 

 

 

 

 

 

往日情景重现，只是老

陶换成了春花。 

 

 

 

 

再现老陶踩饼。病态的

状况一点没变，所以人

物行为同样的乖张荒

谬。 

袁老板成了又一个老

陶。 

 

 

 



 

春  花 你又去鬼混！ 

袁老板 我的事，你不要问！ 

春  花 我不问？那我们在一起生活干什么？ 

袁老板 不要管……我有我的法子！ 

春  花 法子？我看你好歹找个事做！ 

袁老板 （人格尊严被打击似地）我找事？我这种人去帮人家做

事？我说过多少次了…… 

（站起来，以一贯的英雄式文艺腔，欲说第四场雄壮的台词）

我……有一个伟大的…… 

[春花没等他说完，用力将尿布甩到他头上，袁老板仍旧英雄

式地站着]没打着！ 

[春花又用尿布丢他]打着了。而且很疼！ 

（坐下）为什么我在最那个……的时候，你就偏偏给我来一

个……这个！ …… 

[老陶一袭白长袍，从右方晃上来，欢欢喜喜地回家了。袁老

板和春花吵得热烈，没注意到老陶，老陶陶醉在归乡的气氛

中，也没看到袁老板和春花] 

袁老板 我知道他还在你心里“那个”来“那个”去…… 

[老陶回家的满足，四下里看着] 

有时候我甚至于可以具体感觉到他的冤魂就在这屋子里——

逛过来，逛过去[顺手左指右指，一指便指到逛过来逛过去的

老陶]逛过来……！ 

[袁老板惊讶地看到一身白的老陶] 

老  陶 （温柔、真诚地打招呼）春花、袁老板！我回来啦！ 

[二人看着这久未归来，打扮纯净的人，不知是人是鬼] 

两  人 （齐声）他回来啦！ 

[二人紧抱成一团。老陶的外表和脾气已经完全变了，以下说

话都慢慢的、平和的，甚至于不正常的温柔] 

老  陶 是，我回来了！ 

[陶往二人靠近，二人便往别处逃] 

春 花 你回来干什么？ 

老 陶 （亲热地）春花！我回来目的就是要把你带走！ 

袁老板 完了！！ 

………… 

老  陶 （环顾四周）看到你们两个，我真是……（双手一左一右

地搭上两人的肩）太高兴了！ 

两  人 （怕得要死，齐声）啊！！ 

袁老板 （对春花）稳住，稳住！ 

老  陶 （以为袁在说自己）我会稳住。哦！袁老板，您是……常

常来我们家……玩？ 

袁老板 我玩遍了！ 

    [春花立刻丢尿布砸他] 

    我是说……我……路过！ 

    [春花再丢尿布砸他] 

 

 

 

 

 

 

 

 

 

 

 

 

昔日爱人今成怨偶。 

 

 

 

 

往往是这样：离开了，才

放进了心里。 

 

 

 

 

 

 

 

 

 

 

 

 

 

 

 

 

 

 

 

 

 

 

 

 

 



 

    （文艺腔）我是在人生的旅途中……暂时路过！ 

    [马上缩脖子准备再挨一次打] 

春  花 （火大一拍桌子，袁缩得更小）路过？！你终于说出来

了！路过？！你当我这里是开客栈的啊？  

………… 

老  陶 没关系，我们三个，我、老陶，你、春花，他、袁老板，

[袁老板痛苦地反应]我们三个还是可以一道去，因为那个地

方实在是太好了，到了那里，再也不会有这种情况。那地方的

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好平静、好祥和……每个人都不再为

自己，而是为别人着想，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很美好、那么

完美、那么……好，每一个声音传到耳朵里，都好像是从很遥

远的、远方的、远远的地方传过来的，美丽的、悦耳的、动听

的、好听的音乐。 

[屏风后面突然传出一阵婴儿哭泣声，三人大愣，哭泣声渐转

为焦躁的号啕] 

无意识地自白。 

 

 

 

 

 

 

诗意的生活。乌托邦的

意义在于可以仿佛超越

俗世。 

 

 

 

反讽。婴儿的号啕真的

也可以是美妙的音乐

吗？ 

 

 

编选者推荐： 

《暗恋桃花源》独特的创演构思彰显了赖声川视悲剧、喜剧为“一体之两面”的戏剧美

学观，突出体现了赖声川的“集体即兴”的新颖话剧创作观念和创演特色，该剧以互扰与互

接为主要结构手段，令毫不相干的人和事在混乱和无序中达到一种奇妙的和谐，使该剧显现

出混沌多解的艺术个性特质。 

所选的几个片断，从不同的桥段见出剧作家的创作观念和艺术特色，在“执著”和“寻

找”的主题之下，时空来回交错，悲喜不断转换，内涵富有深意，语言模糊多义，事件混乱

互扰，台词奇妙互扰，而这一切又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平衡，给予读者新奇的阅读体验。潜

心阅读，每读必有新解。 

 

作者自白： 

我很高兴当年做了这一部戏，让我有机会理出这些内心的疑惑，关于悲剧，关于喜剧，

关于人生。 

……而在创作 20 年之后，我还在探讨这些问题，还在想陶渊明，他这么敏锐地看到世

界、历史、人心。到如今，我们的世界又走到什么地步？能够不知道，是不是更幸福一些？ 

……《暗恋桃花源》在我一生中，有相当的意义。她是我在台湾现在这一个混乱的局面

之中，找到的一个平衡、一个人们渴望的秩序。 

……对我而言，悲与喜即是一枚铜板的两面。这两种风格其实与我们每天在台湾生活的

经验很接近，而台湾对我而言，是既超现实又荒谬的。其实真正矛盾的是我们从不感到这一

切是荒谬的。是这么一个环境不断刺激我们的幻想力。 

——《赖声川剧场第一辑》，东方出版社 2007 

 

经典评论： 

《暗恋桃花源》既有实验剧的用心和创意，又有通俗剧的娱乐效果。单就故事情节来看，

这戏基本上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怀旧病加男女三角关系的混合体。可是，别具一格的编剧和导

演，加上一等一的演技，却使这么一个通俗故事变成生动、严谨、有趣又有意义的戏了。……



 

古今人人求桃花源，只是有人身在其中，偏到他处寻。这么诠释的话，不只“桃花源”，根

本整出《暗恋桃花源》就是寓言剧。 

——刘光能：《当代杂志》创刊号（1986） 

 

在这里，“那个”“什么”“哪个”“当初”这些代词都具有很强的指代性。这些代词的含

义被意义化，说话的双方都心知肚明，成为一个有定义的词。但是似乎他们又都不愿意说破。

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而我们观众和他们之间又何尝不是呢？当定义缺失，本身没有意义的

代词成为定义时，说明我们的世界本身也是多么混乱嘈杂啊！有的和无的，所有的一切全部

被颠覆，有的被剥离，无的被强行赋予。所以人们在这种混乱和缺失中不断地寻找，寻找一

片属于自己内心的桃花源。可是他们又有谁寻找到了呢？ 

——王俊：《远去的“桃源”，失落的“寻找”——话剧〈暗恋桃花源〉的一种解读》，

戏剧研究网 2008/7/15 


